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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的心动

钟秋果算算日子，来巴里不到二

十天，已是第三次赴宴。第一次是为

办事处接风，第二次是为赛枪之事设

宴谢罪，今晚又是为何呢？主宾席只

放了三副碗筷，难道丹增又借故不出

席陪客？

钟秋果把在煮粥现场拍的相片交

给女主人。泽仁旺姆看到相片里的自

己，惊叫道：“天哪！跟镜子里一模一

样，好漂亮哦！”

钟秋果扑哧一笑：“呵呵，我从来

没见过这样夸自己的！”

胡仁济打趣道：“开眼界了吧，不

然你还真不晓得人的脸皮有多厚！”

“什么呀，人家本来就漂亮嘛。再

说，也靠钟特派拍得好，拍得漂亮！”她

见酒已斟满，把相片揣进怀里，端起杯

子站起身，“两位长官，明天就要开镰

收割小麦了。虽然遭了灾，但毕竟是秋

收，理应庆祝一下。半个多月来，你们

忙开会、忙调查，发粮发钱、救灾济困，

不辞辛苦。为表达感谢之情，我请办事

处全体官员喝这杯开镰酒！”

她指头轻蘸青稞酒，上下弹了

三下，动作潇洒利落：“我敬大家，先

干了！”

众人举起酒杯，弹酒致意，一饮而

尽。钟秋果心想，原来是喝开镰酒，便

礼节性地抿了一口。

席上菜馔虽不及接风宴丰盛，但

糌粑、酸奶子、奶渣、煮牛肉、肉松、酥

油馍馍、羊肉汤、酥油茶，还有当点心

待客的油果子，以及专为招待汉族客

人准备的清茶，一样都不少。

泽仁旺姆用筷子点着大盘里垒成

一座小山的猪肉说：“请吧，这是今晚

的主菜——臭猪肉！闻着臭，吃着香，

其实应当叫香猪肉才对。”

钟秋果这才明白，进屋时闻到的

那股奇臭无比的异味，罪魁祸首原来

是它。

“管家，你给客人介绍介绍臭猪

肉！”泽仁旺姆朝贡布挥了挥手。

贡布走过来，捻了捻八字须，说

道：“吃臭猪肉是扎巴人最突出的饮

食特点。杀猪不用刀，而是拿绳索套

住猪的颈项，用棍子绞勒致死。勒死

后在肚子上开一个小口，把心肝肚肺

和肠子取出，填上青稞等五谷，加上

花椒腌制，再缝合好，用麦面、灶灰或

黏泥把缝口和七窍封死，吹胀气后，

埋在麦糠里吸干水分。十多天后刨

出来，挂在灶房梁上烟熏火燎，熏得

漆黑发亮，可保存几十年。谁家挂的

臭猪肉越多，表明家底越厚实、越富

裕。臭猪肉存放的年辰越久，口感越

醇厚，味道越好，还能助消化、祛风

湿。太太说得对，臭猪肉其实是陈年

香猪肉。”

泽仁旺姆叹道：“我家的臭猪肉，

最早的放了五十年。可惜‘霉老二’一

来，全抄走了，整整三十一条香喷喷的

臭猪肉啊！”

贡布咳了一声，接着说：“在酸菜

汤里加几片臭猪肉，或切片生吃就着

馍馍，味道都非常鲜美。就连从猪肚子

里取出来的青稞，舀一瓢

放进面块里，也好吃得

很。家里有宾客，用臭

猪肉招待，是扎巴人

居 家 待 客 的 最 高 规

格。”

“那今天的晚宴，就是

最高规格啰？”钟秋果的口

气带着几分调侃。

“当然！”泽仁旺姆毫不客

气，夹了一片半肥瘦的臭猪肉放到钟

秋果碗里。

钟秋果急忙摇头摆手：“不不不！”

“吃吧！我老家木汝也不兴吃这

个，刚嫁到雅卓时，我也难以接受。久

而久之习惯了，三天不吃还流口水

呢。”她说着，又夹了一片给胡仁济。胡

仁济把肉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嚼了

起来。

钟秋果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肉，

那肉一大片，呈橘红色，油亮亮的，吃

与不吃，让他十分为难。女主人一直笑

眯眯地盯着他，盛情难却，他只好拈起

肉，还没送进嘴里，一股刺鼻的气味便

直冲眉心，他当即哇哇地呕了起来。

泽仁旺姆吩咐玉珠拿来湿毛巾，

递给钟秋果，一边轻轻拍打他的背心，

一边怜惜地说：“看你一个大男人，怎

么这么没用！”

“秋果，闻着臭，吃到嘴里就满口

留香了。”胡仁济看着他俩，暗自好笑。

钟秋果好不容易才缓过气来。泽

仁旺姆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是

靠水土滋养的。日子一长，你就会喜欢

上扎坝的臭猪肉、扎坝的青稞酒、扎坝

的糌粑，还有扎坝的美女，到时候就变

成真正的扎坝人了。”

胡仁济放下筷子，突然话锋一转：

“你有什么办法把我们洁身自好的特

派员变成你们扎坝人？该不是大白天

说梦话吧？”

泽仁旺姆粲然一笑：“现在是夜

晚，不是大白天，说说梦话又有何不

可？我呀，现在就让你们见见‘太阳’！”

钟秋果疑惑地问：“晚上能看见太

阳？”他拈起一小块坨坨牛肉，想压压

胃里的不适感。

“当然能。”泽仁旺姆提高嗓音朝

门口喊道：“尼玛（意为太阳）！”

羊毛帘子一掀，一个美貌少女翩

然而出，瞬间照亮了整个客厅。钟秋果

定睛一看，当即看呆了，拿筷子的手停

在半空，一动不动。

尼玛款款走来，一张鸭蛋脸娇

嫩红润，细眉大眼，鼻梁挺直，微微

勾起的嘴角平添了一丝调皮，不羁

的野性中透着俏丽。胸前的银嘎乌

上镶着一颗耀眼的红玛瑙，一身康

式秋装绚丽如火，果然像初雪后一

轮红灿灿的太阳！

胡仁济惊叫道：“天哪，太漂亮了，

简直是仙女下凡！”

王中看得眼睛都直了，换做以

前，他肯定会大喊大叫，但刚出过强

占玉珠、得罪女主人的事，此时只得

噤声不语。

丹增仿佛从地缝里突然冒了出

来，大声说道：“她就是尼玛，我们家的

小太阳！”

客人们这才注意到紧随少女进来

的丹增，他早已完全被尼玛的光彩遮

掩住了。

“亲爱的女儿，快来见见阿可，给省

里来的钟特派员敬杯酒。”泽仁旺姆唇

边绽出笑意，把尼玛拉到钟秋果面前。

尼玛清澈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

愕，问道：“阿可？”

泽仁旺姆点点头：“嗯呐，阿可甲。”

“不！”尼玛一点也不怯生，上下打

量着钟秋果，抿嘴一笑，脸颊上漾出一

对浅浅的酒窝，“我叫他阿哥！”

人们顿时大笑起来。王中冲动地

想起哄，张开嘴又赶紧闭上了。

“那就叫本波吧！”泽仁旺姆退让

了一步。

（未完待续）

女儿谷：1937
◎李左人

主宾席上，泽仁旺姆坐在

八仙桌正对客厅门的上位，钟

秋果坐在女主人右方，胡仁济

则坐在她左侧。两位贵宾面前

摆着白玉龙凤杯，主人面前仍

是一只景德镇细瓷酒杯，玉珠

提着酒壶依次斟酒。贡布、罗追

陪着王中、赵元福、马龙和夏班

长坐在靠门边的次宾席上，贡

布正一一往客人酒碗里倒酒。

一会儿小女

孩亚洛起来惊醒

了她，可她并不

想起来，她太疲

乏了，闭上眼再一

次迷糊起来。小亚

洛叫她起来喝茶，她

才慢慢爬起来穿好衣

服。亚洛端过茶盘，这茶是顿

珠喇嘛打的，里面放的是陈年

酥油，茶面上还飘浮着红色和

绿色的霉渣。

“这茶怎么能喝？”女土司放

下碗说，“这样霉烂的酥油叫人

怎么喝得下？”

“土司，你就忍着点吧，走岩

洞下过的时候要弯着腰，骑在羊

身上的人不能跟骑在马身上的

人比。霍尔家的一切都被封存起

来了，这陈年酥油还是昨天他们

给你留下的。”顿珠说。

听了顿珠的话，女土司愤怒

已极，伸手一推，茶碗“哗啦”一

声摔在地上，发霉的酥油茶味令

女土司感到万分难受。这时，章

太太突然出现在门口。女土司抬

起头来，见是章太太，心里涌出

一种不可名状的憎恶和仇恨。她

把头掉向一边，并不搭理章太

太。章太太走到女土司面前，轻

轻地叫道：“格桑曲珍。”

女土司看着章太太说：“章

太太，你看我现在是多么可笑，

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

成了任人宰杀的绵羊。你是来看

我可怜的，是吧？”

“不。”章太太温和地说，“你

想错了，我是怎样一个人你不是

不知道，你所遭遇的这一切我事

先都不知道，是后来听人说的。

我今天来看你，完全是出于我们

的私人交往。我只知道你被他们

软禁起来了，但不知道会弄得这

样。这样做他们也太过分了，没

有想到连你身边的贴身丫头也

不留一个，连起码的生活条件也

没有，这日子咋过？”

她回头对门外的县府勤务

兵说：“去，请陈营长来。”

勤务兵应声走出去。章太太

拉过椅子坐到女土司面前说：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弄到今天

这个地步，不就是一个婚姻问题

嘛。事到如今，你也只有想开一

点，退后一步自然宽，一切都会

过去的。”

陈越江走进来招呼说：“章

太太过来了，我一点也不知道。”

章太太对陈越江一番数落，

说他们对女土司太过分了。陈越

江说这一切都是上面的安排，这

事我这个营长作不了主，要改也

得等到章旅长从瞻化回来。章太

太一时语塞，过了一阵才说：“那

好，一会儿你派一个人到我那里

去取一些新鲜酥油、奶渣和糌粑

来。另外，若女土司需要什么，就

到我那里去取。”

陈越江出去后，章太太凑近

女土司身边说：“你不用着急，人

都有十磨九难，不过眼前还是得

克服忍受。我想过一阵子就会好

的，什么都是一股风，过了风头

就会一天天好转。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你看那些刻苦修行

的喇嘛，他们苦不苦？苦得很啊！

但他们从来也没有叫过苦，因为

他们想着来世。你也要会想，你

要想着有一天你回到土司位置

上，照样的威风，照样的辉煌。那

时候让这些整过你的人看一看，

我土司还是土司，霍尔小姐还是

霍尔小姐，我还是那样美得让你

眼红，我还是那样有权势，想干

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

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

面，女土司是吃软不吃硬，女

人的关切和同情使她滚下了激

动的眼泪。她突然抱住章太太

失声痛哭起来。章太太抚着女

土司的头，真像是在爱抚着自

己的妹妹。女土司这样的人会

哭，章太太感到很意外。在章

太太心中，女土司是一个顶天

立地的女子，没有任何事能够

使她低头认输，没有任何事可

以难得住她。这样一个人竟然

哭了，难道真是脱了毛的凤凰

不如鸡么？哭泣是最容易感染

人的，章太太眼圈一红，也跟

着掉下泪来。

“别哭别哭，我常说女土司

是女中豪杰，你可不能哭。”章太

太为女土司擦干泪水说，“我们

还是摆摆龙门阵。你在这里一个

人不开心，没有人说话的日子是

最不好过的。”

章太太对一旁的卫兵说：

“把老喇嘛和女孩叫来。”然后向

他们交代道：“你们都是来侍候

女土司的，一定不能有差错。土

司就是土司，你们要是亏待了

她，不说她日后对你们不住，就

是我也不答应。听见了吗？”

二人回答说：“听见了。”

章太太对女土司说：“一会

儿我跟陈营长说，你有什么事就

请陈营长给我带一封信来，办得

到的我一定办。”

章太太同女土司谈了一个

多小时，觉得再也无话可谈。因

为这不是平常时候，有些话谈来

会格格不入，她也找不出过多的

话劝她，有的话说多了适得其

反，只好告辞离去。

章太太走后，女土司觉得

一阵难耐的空虚。她不知道这

种日子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她

想到了泽仁、贡布、刘家驹，还

有香根和她的下属头人们，他

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

不来看看她，不来营救她？想起

自己平日那么张扬，跨着马奔

跑在草地上，仿佛天下都是属

于自己的，谁的话也可以不听，

谁也拘束不了自己。她只以为

女土司一辈子都是那样，现在

她才知道，就是老虎，只要一被

关进笼子，就会连狗都不如。

“土司的衣服烧着了，土司

的衣服烧着了！”小女孩亚洛叫

了起来。女土司低头一看，才发

现自己皮裘襟边掉进了火盆，

已燃起烟雾。她赶紧站了起来，

伸手去捏燃烧的衣襟，却被火

苗灼得赶紧缩回了手。女土司

跳着直叫：“亚洛，快拿水来，拿

水来！”

（未完待续）

康巴女土司
◎牟子

往日官寨门前达官贵人

络绎不绝，耳边全是恭维之

声，家奴丫头围着她团团转，

大小头人一呼即至，要横就

横，要竖就竖，一切都是得心

应手、为所欲为！她就是主子。

可现在都调了位，她的话连顿

珠也不愿听，甚至连八岁的亚

洛也不听。变化就在顷刻之

间，像掉进了万丈深渊，像做

梦一样地失去了一切——甚

至自由。她希望这是一场梦，

明天早上醒来还会一切照旧。

可是美梦难成，她翻来覆去睡

不着觉，这一夜也是她一生中

最难熬的一夜，直到窗上透出

一缕薄雾时她才迷糊起来。

责任编辑：杨燕    校对：傲昂嘉措
版式编辑：边强

2026年4月10日  星期五


